告別議案
2008年7月9日
主席女士， 當了10年立法會保險界代表， 今天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在會議廳內發言。
十年來，香港的政治氣候起了不少變化，市民對立法會和政府政策的關注亦提高了很多，社會上更有定期的民意調查，就不同社會議題，甚至議員及官員本身的民望進行調查， 顯示市民大眾對立法會的運作， 以及立法會與行政機關工作關係良好的期望越來越高。
話雖如此，但到了今天，仍然有不少市民並不完全瞭解我們立法會的運作， 仍然有人以為立法會議員只須在每個星期三開會， 並不知道我們其實差不多由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大小不同的事務、法案和小組委員會會議。一位議員要開多少次會議， 要花多少時間在議會內， 視乎他本身對各個委員會及各項議題的投入程度。
正因如此，我覺得一個議員不論是由功能界別還是地區直選產生，對他在議會內的工作並沒有太大影響。無論是由哪種方法產生的議員， 在議會內都要以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利益作出發點。即使是功能界別的議員， 既不應該， 也不會只代表自己界別發言。
過去10年，我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曾經提出9項議員議案和1項修正案，絕大部分都是與民生息息相關， 例如完善公園草地設施、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、器官捐贈、禁止吸煙、辦公室全面禁煙、自由貿易與貧窮工人歧視等； 只有兩項議案跟我業界有直接關係。
幸運的是， 我的業界非常支持我， 因為他們也明白大部分事項上， 業界的利益和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應該是一致的。我希望將來新選出來的保險界代表，亦不會只照顧保險界的利益，而是面向市民，繼續以香港市民整體利益出發。
很可惜，有些人認為功能界別的議員是代表商界利益，只維護老闆的權益。這一點我是絕對不能認同的。就以我的保險界為例，他們大部分都是“ 打工仔” ，是專業的中產人士。他們的利益也是社會整體的利益。當然，社會上亦有一些大財團， 他們往往希望爭取對他們有利的事， 但我相信他們在爭取的同時，亦要向社會作出回饋，要顧及整體市民。在立法會及傳媒的監察下， 我相信他們很難出現官商勾結的情況。
我認為功能界別的議員， 跟其他地區直選議員一樣， 都要向市民負責，都要面對大眾。要成為一個好議員， 不在於他是由功能界別或地區直選產生， 而在於他對議會工作的投入程度。
其實，功能界別正好給予專業人士一個認識及學習政治的好機會。好像我自己，10 年前對政治和立法會認識不多，但剛好保險界有一個新議席，讓我一嘗參政的機會。如果當初沒有這個功能界別的議席， 相信我亦不會毅然從政。功能界別正好給予新人一個平台參與政治，當累積了一定經驗後，更可以參與其他社會公職， 甚至政治任命， 將所學到的， 發揮至其他崗位上，將服務市民， 貢獻社會， 發展成一個更長遠、更有意義的終身事業。
現時， 很少議員可以做到全職參與， 大部分議員都另有本身的工作， 要做到全情投入議會的工作， 並不容易。當功能界別的議員爭取以另一種形式保留議會內的議席時， 先要想想如何能夠更多地投入議會的工作， 甚至考慮做一個全職的議員， 為香港市民付出更多。畢竟， 要有回報， 先要付出。
除了議員本身的投入程度外，政府對議員的支援也十分重要，正如我很多同事在另外的會議上也說過， 現時議員的津貼並不足夠。不少議員出於回饋社會，為市民服務的心態，對自己的薪酬可以不太要求。但是，如果議員沒有適當的津貼， 就難以聘請足夠及具水準的員工， 以協助議員辦事處的運作。有些人批評議員的工作做得不夠好，但大前提是，議員應有足夠的支援以協助他們做好工作。所以，我希望我的同事，如果可以再次連任，會享有更好的支援。
對於少數的獨立議員， 這方面的支援更為不足。很多時候， 政府會先接觸有政黨背景的議員， 吸納他們的意見， 與他們在個別政策上達成共識後，才將政策方案向少數獨立議員介紹。
當然， 獨立議員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， 還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， 而獨立議員亦可以在另一方面享有優勢，例如可以更靈活及更少包袱。所以，我希望將來議會繼續有獨立及專業的人士參與， 貢獻香港， 平衡議會的聲音。
雖然我明白，很多時候，中立及平衡的意見，往往難以吸引傳媒報道，記者朋友都喜歡突出的sound bite， 但我仍然認為社會須有一些客觀、中立及理性的意見， 縱使這些意見未必會被報道， 不過必定會在議會內記錄在案。
雖然我沒有突出的sound bite 留給大家， 但我有幸可以參與立法會會徽的設計工作，可以將這個黃底的“ 立” 字會徽，留給大家。記得當初大家因為我在大學修讀藝術，所以主席女士就將找人設計會徽的工作交給我。我記得之後我找了一位年青設計師幫忙，我要在此特別多謝他，他的名字叫梁家樂，我們兩個人反覆就設計草圖商議， 希望可以得出一個各位議員都滿意的設計。
老實說， 在這過程中， 我自己亦獲益良多， 所指的是可以學到如何跟各位議員溝通， 盡量吸納大家的意見。我記得當時有些同事希望我們的會徽有別於政府， 以顯示我們的獨立性， 但又有些議員認為帶點政府色彩會較具權威； 有些議員喜歡紅色， 認為這是我們中國人吉祥的顏色， 但又有些議員害怕會有濃厚的內地色彩。最終，我選擇我最喜歡，也是劉慧卿喜歡的黃色，覺得可以帶給人們活力充沛的感覺。
在整個過程中，我學懂如何妥協。妥協，正正便是政治的藝術。我十分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， 亦慶幸我在議會內第一堂的政治課， 就是在設計會徽當中完成。
我另一堂政治課，大家可能沒有怎麼注意，就是由我擔任立法會足球隊隊長。因為種種原因，包括可能議會工作已經非常繁忙，沒有甚麼議員願意擔任立法會足球隊隊長， 所以我就由2000 年起當了8 年隊長。從此， 每次有球賽， 我就要為集齊足夠的議員落場踢足球而傷腦筋。對於那些願意落場的議員，例如上屆的黃宏發及吳亮星議員，雖然他們未必精於踢足球，亦非年青力壯， 有時候我更會擔心他們會被踢傷， 但我非常感激他們的熱情參與。作為球隊隊長，我一方面盡量不分實力和球技，我希望讓更多議員參與，但另一方面又要兼顧球隊的質素， 希望球隊表現出色， 而最重要的是可以贏得比賽。要在這兩方面取得平衡， 有時候的確不容易， 須有一些政治智慧。
但是， 無論如何， 我十分開心看到大家在足球場上， 無分黨派， 目標一致，只為盡力打好球賽，為足球隊射球得分。同樣地，我相信在議會內，只要我們目標一致，真誠為市民服務，議員亦會不分黨派，對好的政府政策全力支持， 並作出監察。
無論10 月新一屆的立法會有多少新臉孔及舊臉孔， 我相信大家都會抱着這份熱誠， 繼續為市民服務， 當中政制改革這項議題應該會繼續成為大家的焦點， 我相信不同黨派的議員依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。我們周邊的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政制改革多年來仍然兜兜轉轉，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，非常可惜。我希望我們的政制改革步伐不會停滯不前，不會原地踏步，而是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， 做到求同存異， 找到平衡。
推動任何新措施或改革，公務員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要在此特別感謝我們的公務員隊伍，尤其是在新的問責制度下，他們亦要重新適應，面對新的挑戰。但是，他們仍然堅守崗位，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。每次當我從外國返港， 看到我們的紀律部隊十分有效率的工作態度， 我都會為香港感到自豪。我們的確擁有非常良好的公務員隊伍，默默為我們付出，服務效率遠勝其他國家。
有時候， 我不免同情我們的公務員。市民的要求越來越高， 在傳媒及立法會的監察下， 公務員要面對的壓力亦越來越大。他們當中有一些因為做得不好而受到市民投訴， 對於那些失職的人員， 當然應該受到責罰。但是，絕大部分的公務員都是堅守崗位，服務市民，有時候或許要面對一些過分嚴苛的要求，在面對市民大量訴求的同時，要在指定時間內提供服務，達到服務承諾的要求，或須更高的技巧及更多的支援。我最不想看到的是，或許會有公務員在面對日益嚴苛的要求及問責時， 採取了少做少錯的態度。我希望政府就這方面可以多加注意， 看看如何能夠更好地支援及鼓勵公務員隊伍，以便在保持效率之餘， 亦能提供優質服務。我們作為議員也要找出一個平衡，一方面既要問責，一方面又要激勵他們，增強他們的信心，鼓勵他們用更多創意解決問題，看看如何在加強問責之餘，又不會太過嚴苛，影響他們的士氣。
最後， 我要多謝各位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政府官員， 各位立法會同事， 尤其是立法會主席及其他事務及法案委員會的主席，我自己也曾擔任事務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的主席，明白主席的工作最辛苦，要兼顧各方面的意見，我要感謝立法會秘書處、秘書長、法律顧問及所有其他支援我們工作的人員，包括保安人員及為我們預備茶水的管事員。我要多謝劉慧卿議員， 因為在她的鞭策下，我不會中英夾雜，我的中文進步良多。我當然還要多謝我的助理，最後是多謝我的家人， 特別是我太太的支持和諒解。
過去10 年， 我有機會當上議員， 見證香港回歸後的歷史， 當中有不少更是驚險萬分的，例如亞洲金融風暴、香港經濟轉型、SARS、禽流感等。這些寶貴的經歷， 我相信在任何一所大學、任何一個危機管理課程都學習不到。更因為立法會議員這個角色給予我很多機會接觸市民， 讓我可以從他們的位置、他們的角度看事物。
未來的日子裏，我們要面對高通脹及經濟不景等挑戰，這些問題都等着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來面對。不少傳媒朋友問以後如何可以找到我， 好像我快將人間蒸發般。雖然我以後無須經常出入立法會開會， 但我仍然會擔任其他社會公職，在其他崗位上服務市民，我不會就此消失，而會繼續關注政府及立法會的事務， 留意大家的一舉一動。
多謝主席女士。
